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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乡的游子，回首三望

塬上岭下的深处

一道道缩紧的皱纹，开始

以另一种期盼舒展

被风雪收割的大山

将苜蓿花 山丹花，连同

一点点即将消融的雪

收拢怀中

田地几亩，光阴几寸

一排排有光的小平房里

阵阵书声，念诵着打开的内心

积攒着一米米阳光

□ 李晓光

春上陇原

山里住惯了，渐渐能辨识山的表情、山

的 语 言 ，以 至 成 了 山 ，通 了 山 的 呼 吸 。 好

静，罕言。无事时，卧在草堆，听山说话，叽

叽咕咕，低吟里却夹着云，带着风。云是树

哈出来的气，风是天捎来的信。山说着，你

听着，听得舒坦。累了，席草而睡，醒了，对

山嘀咕。

往深山里走，只听树叶哗哗地落，太阳

一会悬在树梢，一会被云遮住，鸟雀站在枝

头，眼睛滴溜溜盯着你，你喊一声，它唤一

串，扑棱棱飞到别的树上。你却喜得抱住

冷杉摇，摇得日隐雾涌，枝叶乱颤。松鼠从

这里跃到那里，云堆在你头顶，雨顿时就落

下来，浇得你撑起夹克往前跑。没跑多远，

雨又停了，阳光顺树杈射落，映得你紧闭双

目，心间甜腻。你坐在瀑布边，朝绿潭扔一

块石子，水珠四溅，油松影刚好就落在你额

上，悠悠地晃，这时你倏地听到谁在喊你，

便竖起耳朵，树还是刚才的树，但云已变了

形状，山尖像犬牙在咬，只有瀑布在飞响，

你懂了，是山在唤你，也就跟着唤，你一唤，

山又接着唤。一声又一声，声声回荡，麦穗

鱼在听，银线草在听，金丝猴在听。踩着枯

叶和碎石接着攀，枝条繁密，野草绊脚，到

半 山 ，雾 就 在 你 脸 上 走 ，空 气 湿 得 能 拧 出

水。再往上，登了顶，你累得要靠树睡下，

却一抬眼，天光晶莹，山雾尽散，你脚下的

山，对岸的山，尽收眼底，远处的山仿佛在

睡，隐在云霞背后，青着脸。这时你觉得你

就是山的草，顺风起伏，被山紧搂在怀里。

最喜冬上落雪，山路滑，得拄木棍走，

常常是山下无雪，到高处，雪压万木，好不

灿 灿 。 你 刚 歇 好 走 开 ，寒 风 一 来 ，枝 头 的

雪 就 势 乱 舞 起 来 ，有 的 掉 在 你 头 上 ，你 也

不去掸，仰头只觉得宛如无数只白色的蝴

蝶在飞。

雪后初霁，光影透过树枝闪闪烁烁，还

有红柿挂在树梢，顶着白雪笑。你躺在雪

地里长吼，吼得野兔都跑出来看，山里云天

一色，茫茫一片。抵顶，山被雪覆，云就在

你脚下涌，悠悠来，悠悠走，忽浓忽稀。有

时如雄狮在跑，背后生风，白浪荡荡；有时

如银蛇游走，气冲霄汉，直挂云天，万马奔

腾；有时如月光铺地，卷着浮云和白雪，簌

簌地响，袅袅地动。

你站着，呼吸着山的呼吸，深嗅着山的

气味，你被云海淹没，你成了树，成了凇，成

了 石 。 那 时 候 ，你 就 是 山 里 的 草 ，山 里 的

风，你走呀走，走遍大大小小的山，山月映

照着你，山光记住了你，树叶下全是你遗留

在山里的梦。你仍时刻把耳朵伏在地上，

只盼能听清山的心跳和言语。

□
范
墩
子

山

语

雨刚刚停息

透出云层的夕霞，多么像

炉膛里爆着火籽

而龙首山，全然是夜的骨架

蒙着一层帆布

谁来揭开一座城堡的秘密

也许那只鹰就是历史的遗迹

就是风吹灭了的一盏提灯

支起鏊子的炊具吧

也许还可以复活一张沙盘的地图

也许，还可以复活一场

忧伤的别离和迁徙

狼已是一种图腾和怀念

马已是一群记忆深处的铜雕塑

那就假设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吧

让它们在弱水滩涂

来一次

响彻天宇的对峙

鼙鼓起

红绫舞

那是谁家女，从焉支巷子

款款走进了

《诗经》里

□ 梁积林

焉支巷子

1

飞鸟带来遥远的种子

芦苇带来湿漉漉的海子

风带来棉花糖一样遥远的云朵

2

那个叫秦王的逃走了

抛下一个宽天朗地的川

我在 5000亩一页的稿纸上耕耘

不为别的

只为这片新绿如洗的人间

3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满眼的蒹葭，正在擦拭

落在地上，三千年的月光

4

趁着景色还好

阳光出落得不错

暖暖地铺在地上

我们谈山谈水

也谈芦花飘散

还有一些旧体的诗句

沉甸甸的

像隔世的黄金

5

很多年后

我们又在这里

不期而遇

没有言语，只是

淡淡地相视一笑

一株旧年的香蒲

在离我们不远的时光里

晃了一下

□ 阿 寅

秦王川湿地

旷野之中，一座烽燧，兀自矗立。

四野阒寂无人。远处有低矮山丘起伏

横陈，山丘之上，数座烽燧错落而置，遥遥

相对，默然相守。它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

相互凝视着，数百年风云，倏忽随风飘散。

丝绸古道两侧，祁连山与北山之间，密

布着沧桑古老的烽燧。崖壁之上、荒野之

中、村庄旁边、田地深处，它们默默坚守着、

耸立着。久远的战事早已结束，而它们这

些忠于职守的“哨兵”，却如楔钉般深深楔

入大地，坚固，伟岸，沉稳有力。

只要在旷野上远远看见它们的身影，

我就会莫名激动起来，不由得加快脚步，向

它奔赴过去。一匝匝，围着烽燧方形的基

座仔细打量，并一次次仰视其顶部，遥想着

滚滚狼烟，在上面腾空而起……

这一刻，寒风凛冽，我向着一座孤悬于

长城外侧、深处荒漠旷野的烽燧走去。

翻越落满雪的龙首山，苍苍莽莽的巴

丹吉林沙漠便一览无余。沙漠边缘，一座

孤绝瘦硬的高岗拔地而起。天地辽阔，一

峰突起，远远看去，心神为之一凛。高岗之

上，更有一烽燧端踞其上，孤傲，超群，遗世

独立，凝望四野。

山势峻峭，巉岩崚嶒，焦黑的岩石峥嵘

万状，仿佛刚刚经历过烈火的灼烤。沿着

阳坡上一道山洪冲刷而成的沟壑，奋力上

攀。沟壑如刀劈斧凿，深深勒入山体，窄仅

容身，斗大的巨石，累卵般一块一块，填塞

其间。荆棘丛生中，脚下不时有松动的石

块纷纷下坠，怦然之响，令人心惊。

终于攀上山顶，猎猎罡风，迎面扑打过

来。上前方，烽燧岿然不动，散发着冷峻、

凌冽之气。待走近，才发现烽燧全部为条

石所垒，一块一块规制相同的长方体褐色

石块，严丝合缝，排列齐整，使这座方锥体

峰墩棱角分明，坚若铁铸，浑然一体。烽燧

三面皆紧临悬崖，地势险峻，仅西面有一狭

窄山脊，可供攀行。墩体西侧稍有破损，其

内 里 填 充 物 ，为 砂 土 压 着 一 层 一 层 的 荆

条。虽经数百年风雨侵蚀，裸露的荆条依

旧根根光鲜如初。

站在烽燧之上极目远眺，四面千里，荒

漠大野，尽收眼底。

明朝时，这里已是塞外之地。“胡马扬

尘烽燧作”，孤悬于大漠之中的这处烽燧，

是防御敌方的前沿哨所。“昼则举烽，夜则

举火”，肩负着窥察敌情、报警传递信号、

防御敌寇进犯、防范盗贼窜逃的重任。这

处 烽 燧 ，与 正 南 处 龙 首 山 烽 燧 、红 寺 山 口

鸡冠墩烽燧等，连属相望，一呼百应，是防

御 敌 寇 自 红 寺 口 进 犯 河 西 的 重 要 军 事 防

御系统。

烽燧西侧的一块缓坡处，有破碎瓦砾

散落于荒草间。此处应是戍守士卒们的生

活栖息之所。他们于这苦寒边塞之地，无

论 酷 暑 严 寒 ，不 分 晴 雨 昼 夜 ，时 刻 警 惕 瞭

望，不敢有丝毫懈怠。从烽燧边向北瞭望，

万丈黄沙，一泻千里。

烽燧东北向的半山腰处，残存着五座

石垒的墩。“烽见敌则举，燧有难则焚。”戍

边将士们，则“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

兵而走”，严阵以待。

在河西走廊，除沿边墙一线密布的这

类军事防御烽燧外，还有为保护牧场马群

而建的大马营草滩苑马寺烽燧、沿丝路古

道修建的驿站烽燧，及各堡寨周边为自保

而建的屯庄烽燧等。目前，山丹现存各类

烽燧敌台百余座，烽燧的建筑材料因地而

异 ，平 地 旷 野 多 为 黄 土 夯 筑 ，而 在 陡 峭 山

峰，则为石块所垒。

数百年来，这些扎根于荒漠戈壁的烽

燧、始终矗立于荒野巨川的烽燧，见证着沧

桑岁月。

天际中，一只雄鹰盘旋而下，栖落在烽

燧顶部，锐利的眼神，巡视着脚下的这片苍

莽大地。山冈下的戈壁滩上，一群双峰骆

驼迈着沉稳的步履，缓缓而来。

□ 张 乐

旷野中的烽燧

春晓亭
一滴鸟鸣，惊醒了春晓亭的春梦；

一帘春雨，擦亮了天门山的钟声。

春风催开亭前杏花的丽影；云烟浸

染山巅峥嵘的檐角。

春雨里的天门山，神圣而神秘，又

像一句流传百代的农谚，大俗而大美。

是谁，在时光深处，用柔软的狼毫，

为天门山写下锦心绣口的春晓辞；又是

谁，在春光深处，用精良的笔墨，为春晓

亭写下浓淡相宜的词牌名。

一 拨 又 一 拨 的 行 人 ，沐 着 春 风 春

雨 ，风 尘 仆 仆 来 到 天 门 山 ，或 踏 访 名

山，或寻幽探胜，或祈福纳祥，他们在

天门山都留下了或深或浅、或浓或淡

的背影。

那消失在云烟深处儒雅俊逸的身

影，是伏羌（今甘谷）才子李则广吗？还

忆当年，在才子如林的江南之地，他用

一首小诗，让当地士林心服，展示了一

个 西 北 硕 儒 精 湛 的 学 问 和 高 华 的 人

品。后来，他致仕回乡，常常到天门山

寻风钓月，访山问水，也为天门山留下

了许多口齿噙香的诗文，尤其为人称道

的是那副流传至今的楹联：只应孔子

登，天下犹小，岂止泽沾龟蒙青土；不许

季 氏 旅 ，林 放 且 知 ，何 偏 恩 在 马 耳 黄

窑。如今这副对联，依然悬挂在天门山

东岳庙大殿的廊柱上，供游人赏阅。

春晓亭虽为新构，然而在我心目中

它早已站立在了那里。它就像一粒干

净的种子，在千百年前就已深埋在了天

门山的土壤中。

牡丹园
差不多在四月底，天门山的牡丹就

开了。

那一日，我翻过高山，来到它的身

边，只见它雍容华贵地立于狭长逼仄的

庭院里，一方小木牌身份证似的悬挂在

花叶之间：北宋牡丹，始植于公元 1023

年。站在花前，我在此岸，花在彼岸，而

此岸与彼岸之间，隔着一道一千年的浩

渺烟波。

一千年，这是一条多么长的河流，

让人一眼望不到头。没有人知道，一千

年来，在它身边发生了什么，它又经历

了什么；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它

是如何躲过那些从天而降的劫难和突

如其来的战火，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我

怀想不已，生命之于生命，竟是如此的

不同。

千百年来，万千的游人，纷纷来至

花前，或吟诗歌、或作赋，留下心性不同

的感悟和浓淡各异的笔墨。那站立花

前 ，久 久 不 肯 离 去 的 身 影 ，是 宋 子 材

吗？先生创办了“甘谷中学”，开创了甘

谷教育新局面，为甘谷教育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他与父亲宋庭祯被乡人

誉为“父子乡贤”。“门可通天，仰观碧落

星辰远；路承绝顶，俯瞰渭川峦屿低。”

这是宋庭祯先生为天门山山门撰写的

楹联，高旷明亮，潇洒自如，至今为人称

道，我也是吟诵着这副楹联，来怀想先

贤的。

凌虚台
凌虚台，在高处。

春风荡漾，春光明媚。春天里的凌

虚台，像一架突兀的钢琴，在天门山巅，

弹奏高山流水，又像一方凌空的阳台，

在白云生处，打开气象万千。

凌虚台，又叫观景台。高高在上，

视野开阔，是观风景抒壮怀的好去处。

登临此台，甘谷县城，一览无余，古冀风

景，尽收眼底。自建成以来，登临者无

数，临风者如堵，身份不同，年龄各异，

观物之心，览物之情，自然各有其妙。

天门春晓是天门山最经典的风景，

积淀了人文，传承了历史。“谁到天门谒

见天，三峰耸峙碧云连。万家灯火凝眸

近，百里山河举步前。绿水朱山花点

翠，白梨红杏锦生妍。春风一荡融和

后，托得物华显渭川。”这是邑人骆继宾

先生笔下的天门春晓，抒发的是那时风

景那时情。然而，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

种天门春晓。

新的时代，人们必然会赋予天门春

晓新的表情、新的内涵。

□ 王 琪

天门春晓

春行塬梁，阳光跳跃，草木吐

绿，虫鸟欢歌。

苍穹炸开崩裂的“轰隆隆”雷

声，招来春风。养了悠悠一冬精神

的草木，焕发新生，铆足劲头，应着

春令而行。

农田是塬梁春天里跑得最快的

乐园。春光乍现，景色撩人。从苍

绿向翠绿、青绿变妆的麦苗，抽出了

鲜嫩新芽；不甘落于麦苗之后的油

菜，在吹面不寒的春风里拔节长个，

绽出花苞，而药园里错落有致、密密

麻麻的连翘藤条上，绽放一簇簇、一

朵 朵 金 色 小 花 。 我 看 着 ，喜 泪 涌

上 。 美 好 的 花 朵 ，总 让 人 心 里 柔

软。路沟，不见叶子，惟见冰肌玉骨

的玉兰花，于高高的枝头傲然挺立，

酷似贝壳样的花瓣雪白无瑕，清香

扑面，沁人心脾。精神饱满的蜜蜂，

吸附在花蕊上，尽情享受着花粉的

甘甜。望不着边际的苹果树，已吐

出米粒大的嫩芽。果农们或忙着修

枝整形，或驾驶着微型农机穿梭苹

果树行间追肥。

梁洼杂树中，还有村里人家附

近的酸桃树，已满树繁花。酸桃树

也叫水桃树、毛桃树，长一身茸毛

的鹌鹑蛋大的桃儿。青桃又瓷又

硬，又酸又涩，而秋后的熟桃，色黄

个 圆 ，甜 中 带 淡 淡 酸 味 的 汁 液 饱

满，可口的味儿一点不亚于蜜桃、

碧桃和黄柑桃。它的保鲜期只三

五天，不耐运输和贮存。它的花却

是向塬梁报春的花，早在蜜桃、碧

桃和黄柑桃之前而妍放，让踏春者

流连忘返。蜜桃、碧桃、黄柑桃树

才生花蕾，它那满枝的羞羞答答、

粉粉红红的娇柔花朵，已为塬梁的

春天添上了浓浓的一抹亮色。《诗

经》里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唐

代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的“去年

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

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宋代刘敞《桃花》“小桃西望那人家，

出树香梢几树花”中的桃花，想必

都是这怒放的鲜艳酸桃树花。

初醒的虫，睁开双眼，展个懒腰，

打个长长的呵欠后，各守各岗，各干

各活；分别了一个冬天的鸟儿的婉转

动听的叫声，跟别的时候真是不同，

似钢琴奏鸣曲，引春向深。我听它们

的叫声，往往一听就是小半天，听得

心里都长出幸福果来。

不负春光好，最美阡陌间。春

耕的农机，在田地里犁开了朵朵浪

花。鸟们追着农机翻起的褐油油、

湿漉漉的洋溢腥味的新土，争抢着

啄食裸于其上的虫。

拂 面 春 风 ，吹 破 了 塬 下 梁 底

宁 静 了 一 冬 的 小 溪 小 河 ，腾 起 微

微 细 细 的 浪 花 ，鼓 动 的 流 水 ，日

夜 不 息 ，向 东 奔 流 。 塬 面 涝 池 的

和 梁 下 水 塘 的 青 蛙 ，“ 呱 呱 ”“ 呱

呱”，鼓腮而歌。

报春、浓春、张扬春好的草中的

野菜，一簇一簇、一丛一丛的苜蓿芽、

荠菜、茵陈、蒲公英、苦苣，形同满天

繁星般。用少许麦面拌之后蒸的绿

菜美饭（疙瘩）、绿菜馍，擀的绿菜面、

搓的绿菜搓搓，烧的绿菜汤，调的凉

菜，都是融进我生命的春天味道。尤

其是将这当中的一样，淘洗干净，开

水里稍微一焯，切碎，泼上一点辣椒

油，捣上几瓣大蒜，倒上醋，加少许凉

开水，那就是一盘非常爽口的下饭

菜。吃上一顿，则感觉拥有了整个塬

梁的春天！

这几年的春日，我又似年少时

那样，隔三岔五参与采野菜队伍，

提着竹篮子，拿着铁铲子，结伴而

行，在农田里或梁洼里，任露水打

湿裤腿，泥巴沾满鞋子，呼吸着润

土散发的或浓或淡的春香。我们

采鹅黄嫩绿的苜蓿芽、叶像菊叶的

荠 菜 、憋 着 含 苞 待 放 花 朵 的 蒲 公

英，青春逼人灰绿招人的茵陈，破

土而出的赭红色的苦苣苗苗……

这些塬梁春天的野味，韧性、筋道、

清香，吃在嘴里，满口都是春天的

蓬勃生机。

在乡亲眼里，这些野菜是新鲜

味 美 的 春 菜 ，又 是 治 病 健 体 的 草

药。我们村人，大人孩子春日里若

是上火感冒，轻则拌盘苜蓿芽，和

着 荠 菜 和 苦 菜 吃 ；重 则 如 口 舌 生

疮、咽喉肿痛，就喝一碗砂锅熬得

浓浓的蒲公英汤或茵陈汤。你还

别说，这法儿还真神奇，用了就见

效。我曾就这跟坐堂行医四十多

年的三堂兄讨教。他呵呵笑笑，说

这几样野菜是塬梁的高天厚土恩

惠人们的“护生草”和“灵丹妙药”。

□ 石 颢

塬梁花意浓


